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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著作：圣人的故事  
  

五、室利笈多  

在佛陀时代，摩竭陀国的王舍城中，住有一个名叫室利笈多的人，他在王舍城

中，也有些名望，所以大家称他为室利笈多长者，但他却是露形裸体外道的忠

实信徒。  

佛 陀是救人救世并救一切众生的大慈悲父，只有劝化外道，改邪归正，但却绝

不破坏外道的名誉，更不会存有伤害外道的心理。因为佛陀视一切众生，都像

自己所生的 儿女，信了佛的，佛陀固然爱护，未信佛的，佛陀则更加关切，佛

救一切众生，不会放弃一个众生。所以，佛的弟子们，也不会妨碍外道，相反

的，并且时常给予外 道的周济。  

可是，外道的心量狭窄，加上他们的邪知邪见，故对于佛陀的教化，不但感到

嫉妒，尤其感到仇恨，他们时刻都想破坏佛教，加害佛陀。室利笈多长者，既

是露形外道的忠实信徒，故也不能例外了。  

然 而，室利笈多是聚底色迦的妹夫，聚底色迦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并且有

著一个美满的佛教家庭，所以室利笈多的太太，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这对

于室利笈多 而言，自然是太好了，但他自己，却以为是娶了一个宗教上的敌

人。可是，他在表面上，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君子的风度来，故与聚底色迦之

间，仍然维持著姻亲的情 谊。  

聚底色迦见他的妹夫，常常请了大批的露形外道到家里去应供，便想设法也让

他能在三宝之中种种善根。所以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向室利笈多建议道：

「你既能向露形外道供养求福，是不是也能供养佛陀以及佛教的出家人呢？」  

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室利笈多听了，显然是很不乐意。  

「我是说：佛陀才是无上的福田，当你供养之后，就会知道的。」  

「好了，你是想来说服我，也跟你去信仰佛教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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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的。能够信佛，不是更好吗？」  

「这一点，你是很明白的，我是露形圣者的信徒，如要我来供养佛陀以及佛教

的出家人，你是不是也能供养我所信仰的露形圣者呢？并且你要先我而供露形

圣者。」  

聚底色迦心想：「这是一个多么狡猾的外道信徒呀！」只是没有说出口来。但

他又想：如果不答允他的条件，他就没有亲近佛陀的机缘，答允了他的要求，

自己也不致因此而去改信露形外道的。所以他便慨然接受了室利笈多的条件。  

聚底色迦为表诚意，也像恭请佛陀应供一样地去礼请露形外道的教主晡※□道：

「仁者及诸弟子，愿至明日，光临敝舍，受我微供。」  

这 对于外道晡※□，实在出乎意料之外的喜事，他想：聚底色迦是一个有名的

老佛教徒，如今居然会来请我应供，想必是沙门乔答摩（是佛的俗姓名，因为

外道不敬 佛，所以不称佛陀的德号）得罪他了，或者是佛教的道理根本不好，

否则，他怎会对我如此殷勤起来了呢？哦！他的妹夫不就是室利笈多吗？室利

笈多不就是我的忠 实信徒吗？大概他是受了室利笈多的劝化了，哈哈！室利笈

多真了不得，真不愧是我的忠实信徒。  

就这样，外道晡※□，便在心花怒放的情绪下，接受了聚底色迦的恭请。  

聚 底色迦为使室利笈多也能隆重地供佛斋僧，故于回家之后，便著手筹办明天

的饮食，并且连夜加工，精制烹调，几乎像预备著供佛斋僧那样□盛和佳妙的食

品，几乎 也像恭请佛陀光临一样地布置和洒扫。食堂里摆满了整齐的桌椅，桌

椅上□上了庄严的席布，席布上摆设著名贵的餐具，室内弥漫著香雾，门前陈列

著各式各样的盆 景，地上清扫得一尘不染。  

时间到了，露形外道晡※□，率领著一大群没有威仪，不懂秩序，不知肃静，不

事清洁的外道徒众，闹哄哄地，乱糟糟地，争先恐后地，蓬头垢面地，七嘴八

舌地，涌进了聚底色迦的大门。  

但 是，像这样的摆设，这样的排场，这样的环境，反使他们惊喜得呆住了，他

们从来也不曾受过如此的供养啊！可是，这使晡※□想起了佛陀，他想这原是佛

陀的弟 子，所以也用供佛的场面供养他，他又知道佛陀每有说法的因缘，必先

微笑，必先从微笑中口放光明，必由侍者阿难尊者请示佛陀，佛陀然后说法开

示。或为弟子授 记，得何果报，何时解脱生死等。因此，他也东施效颦，遂将

右脚踏住门槛，张口大笑，并示意他的弟子顶礼而问：「大德，有何殊胜因

缘，而作如此大笑？」  

他便信口乱说道：「是的，有大因缘，我以天眼看到他方世界的无醉池旁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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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大树，树上有一对猕猴，公的为了欲火所逼，追逐雌的，正在枝头攀来掷

去，公的不慎，堕地而死。我想如此的无知众生，为贪鄙恶的淫欲之乐，竟然

一命鸣呼了，所以我才大笑。」  

聚 底色迦在旁听了，看他那副装模作怪的表情，就猜中他是故弄玄虚，胡说八

道，所以也在心中暗自笑道：「我看他是跑到针行里来卖针了。」又为试探一

下晡※□的 真工夫，便将上妙饮食置满钵中，再以粗饼覆于钵面，供奉晡※□，
晡※□见此情形，心里很不乐意，他想他是教主，为何他的食物反而不及他的弟

子？继而又想： 可能聚底色迦尚有上妙饮食，会拿来的，但他等了好久，聚底

色迦毫无继续为他奉食的动静，聚底色迦反问他：「为何不用呢？还等什么

吗？」  

「是的。」晡※□回答道：「现在只等你的上妙食品了，我相信你既请我应供，  

绝不会单以粗饼为供的，是吗？」他还以为聚底色迦的忙中有错，竟把他的一

分好供养弄忘了，所以立即提醒他。  

可是，他所得到的反应，竟是如此的使他难堪！聚底色迦用偈语回答并讽刺他

说：  

「应合见者不能见，不合见者诈言明！尚※池侧猕猴死，如何不见钵中羹。」  

接著便将钵面的粗饼拨开，并向晡※□笑笑说：「请看，这些还不够好吗？如果

嫌少的话，等你吃完了，再为了添满。」  

哺※□当著他许多弟子的面前，被聚底色迦拆穿了颜面，简直是使他的尊严与神

圣地位，毁于一旦了，所以草草地吃了饭之后，便以恶毒的心，为聚底色迦作

了一个恶毒的咒愿：  

「若人少行惠施时，及以供养设食时；此非言难诘责时，令其善福皆无报。」  

聚 底色迦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对晡※□除了相机试探他的真修实学之外，并无

作弄外道的念头，故其听了晡※□的恶愿之时，也只一笑置之。但是他的家下人

听了，却 是一肚子的气，他们想：「我家主人好心请这些露形外道来家应供，

让他们吃饱了、喝足了，临离去时竟愿我家主人『善福皆无报』这些真是岂有

此理的外道，我们 也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」遂在大门口倒满了滑而且臭

的肮脏水，并将门槛与门框弄成一半著实，一半悬空。当晡※□带著他的弟子们

跨出大门第一步，便因踩 著肮脏水而仰面滑了下去，他连忙伸手向后扶住门

槛，竟又被因此而倒下的门框，打破了脑袋，血流如注！他的弟子们，或因抢

著扶起晡※□，或因惊恐地向外奔 逃，所以也你挤我轧地，前仆后继地，※※

吧吧地，于滑溜溜的污水地上，跌成一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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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聚底色迦的下人们，便笑开了，并仿照晡※□所作恶愿的形式，以偈语讽

刺他们说：  

「正是开关抽出时，及以秽缸倾水时，打破其头流血时，此时善福还无报。」  

再 说，此时的室利笈多，正在猜想著他的教主晡※□，既然受了聚底色迦的请

供，以他教主之能，一定能够因此机会而将聚底色迦劝伏，使他也信了露形外

道。如果当 真如此，他就可以不必请乔答摩应供了，所以他也越想越发兴奋，

越想越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使他的内兄聚底色迦，首先请了晡

※□，并且接受了晡※ □的宗教信仰。  

想不到，室利笈多正在兴奋幻想之时，晡※□带著弟子们，竟然头破血流、浑身

秽臭地闯进了他的家门，并以斥责的口吻怪他：「你做的好事，教你那个信佛

的内兄，故意来侮辱踬顿了我一番。你看！我被他家的门槛打成这样，又被他

家故意倾倒的肮脏水，滑成这样！」  

室 利笈多听了晡※□的斥责，又见了露形外道一个个的都弄成了那副狼狈而又

可怜的样子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时之间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停了半晌，才气呼呼

地，发咒似 地又像请求饶恕似地安慰晡※□说：「大师请且休怒，大师受侮

辱，尚能够活著离开聚底色迦的大门，明天轮到我请乔答摩应供，管教他活著

进来，死了出去。」  

就这样，室利笈多便怀著一肚子的鬼胎，去竹林精舍，礼请佛陀，第二天上

午， 到他家里应供。但他走在路上，脑海中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疑问号和惊叹

号，他虽不信佛教，然他常听说佛是无时不觉、无所不知的一切智人，佛的诸

大弟子，都是 大阿罗汉，比如大目犍连的神通，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；佛的神

通，自又超过他的弟子之上。如果佛是真正的一切智人，他便一定知道他去请

他应供的用意，是要他 的老命，而不是真的供佛斋僧。要是真的如此，不唯达

不到害死他们的目的，相反地，自己的此一竹林精舍之行，便是走的有去无返

的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了。不用 佛来亲自动手，佛的任何一位大弟子，稍施神

通，便可将他抛往他方世界而致粉身碎骨。因此，室利笈多几乎是在一步一个

寒噤的情形下，走进了竹林精舍。  

事实上，佛陀对于室利笈多这个人，早就知道了的，并且早已知道他是必将改

邪归正的人，这次他以害佛之心，而来请佛应供，而有亲近佛陀的机会，也正

是他得度的因缘成熟了。所以见到室利笈多，前来请佛应供，佛陀仍以平常的

态度接见，他并且毫无考虑地，默然受请。  

这 对于室利笈多而言，无异是比中了头彩还要得意，他想：「乔答摩此人，真

是见面不如闻名，平常听说他是如何地大智大慧与大威神力，今天看来，实也

不过尔尔！ 他连我要害他之心，都未觉察出来，还说什么无时不觉、无所不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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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一切智人呢！不过，这也正好，明天等著瞧吧！明天我要请晡※□大师坐在一

旁，看著乔答摩跟 他的弟子们，一个个如何地在我巧妙的安排下死去，以报今

日他在聚底色迦之处受辱的仇恨。」  

室 利笈多回家之后，便连夜赶工，在他家的门房之间的进门必经之处，挖了一

个大陷阱，陷阱之中燃烧起熊熊的炭火，当其烧得烟尽炭熟的时候，再用活动

的贡架架在 陷阱之上，架上覆草，草上盖土，土上再种植青草，一眼看去，若

非知其内情，根本无法辨识，在此一片绿茵茵的青草下，竟是一个熊熊烈火的

火炕。  

于 是，室利笈多几乎是在同时进行，连夜赶著烹调饮食，用上等的原料，烹制

出上等的饮食与点心，是上等筵席的烹调法，是上等食谱中上等名目的饮食，

自然也是上 等的色调，上等的气味，以及上等的香料。最后，则在每一样饮食

之中，放下了剧烈的毒药。一眼看去，若非知其内情，谁也不会相信那些第一

流的上等饮食，竟是 不得一口沾唇的毒物。  

于是，一切准备停当之后，室利笈多对著他的杰作， 不禁得意洋洋，心想：

「乔答摩这一下是死定的了，单是那个火坑，就够填光他们了；剧毒的饮食，

简直是多余的，万一火坑的活动贡架失灵，而让他们安然经过， 这些饮食，也

可使他们一坐下来，不再有活著起身的机会。」他以为他的这一害佛的计划，

真是万无一失的了。  

于是，他便首先请了他的教主晡※□以及许多露形外道，坐在一旁观看，让他们

欣赏这一出即将演出的恶剧。  

室利笈多看看日影，知道时间差不多了，便再派人去竹林精舍，伪称：「食已

办讫，宜可知时。」  

但 是，室利笈多的太太，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室利笈多虽然未将害佛的计

划告知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却从各种的迹象中窥察出来，知道他的丈夫将做一

桩大罪大恶 的杀人勾当了；唯其尚不知道她的丈夫，竟然是要杀害人天的大

圣，世间的救主，众生的慈父，大悲的佛陀，所以她便向她的丈夫探问：「你

今天做了这种可怕的准 备工作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」  

她这一问，把室利笈多问住了，同时也使室利笈多提高了警觉。所以，略微愣

了一会，便坦然地告诉他的妻子说：「我要杀我们的敌人，我要杀我们大师的

仇人。」  

「那究竟是谁呢？」  

「唔！你既然要问，我就乾脆告诉你，我要杀害的对象，便是你所崇拜的沙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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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答摩！」  

「啊！你简直疯狂了，怎么可以杀害大德世尊大悲佛陀哪！」  

「他是我的冤家对头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！」  

「照你说，连我的大师，大仁大智大慈大悲的佛陀，都是你的冤家对头，还有

谁是你亲善的师友呢？」  

「嘿嘿，你不知道吗？」室利笈多阴冷冷地笑著，并且指著坐在一边的晡※□
说：  

「诺，我所信仰的就是这位大师。其实，这是你老早知道了的事呀！本来，你

是我的妻子，现在，在此紧要的关头，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了，为了不使我的计

划失败，只好委屈你一下，请你到后面的密室中，暂时躲避一会儿。」  

说著，室利笈多便将他的太太，连拖带拉地，关进了密室，带上门，上了锁，

再检查一遍，认为确已「安全」了，他才走开。  

时 间，在刹那刹那地过去，一切的布置，早已准备好了。从外表看，室利笈多

的住宅，处处都显示著庄严清净的景象，道路上，庭院中，厅堂内，洒扫乾乾

净净，室内 供著鲜花，烧著名香，摆著席位，门边放著水缸，注满了净水，又

于一旁安置漱口用的杨枝，以及洗手用的澡豆。这些等等，无一不像预备著供

佛斋僧的隆重场面。  

此时的竹林精舍，佛陀正在吩咐阿难尊者，向大家宣布：要大家跟随在佛陀背

后，进入室利笈多的宅院，同时也不可不闻佛陀的教命，迳自食□。  

佛 陀的弟子们，对于佛的教示，自是唯命是从的。不过，此时已有天人知道了

室利笈多的诡计，并也知道了佛陀即将前去应供，故也颇为担心地来劝告佛

陀，说那里的 门内有火坑，那里的饮食有毒药，请佛陀不要去冒险。但是，佛

陀的回答，却很泰然，佛陀告诉天人说：「一切的欲火、嗔火、疑火，我已息

灭，我并以智慧之水， 消灭世间的一切欲火、嗔火、疑火，还有什么火能害我

的呢？一切的欲毒、嗔毒、疑毒，我已解除，我并以智慧之药，解除世间的一

切欲毒、嗔毒、疑毒，还有什么 毒能够杀我的呢？」  

因此，佛陀与其诸大弟子，便自竹林精舍出发，走向王舍城中的室利笈多家

去；唯于沿途之中，又遇到了许多的护法天神，劝告佛陀，请佛陀不要去冒险

应供，佛陀则以同样的话回答他们。  

现 在，佛陀已经走近了室利笈多的大门，一步一步，缓缓地，庄严地，稳重

地，走近陷阱的边沿。此时室利笈多的住宅中，静得鸦雀无声，室利笈多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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晡※□等的许 多露形外道，都在紧张的气氛之中等待，他们的心情，随著佛陀

的步伐一步步地向前，也就一刹那一刹那地更加紧张起来。尤其是室利笈多，

见到了佛陀那种步行的 仪态庄严，比起晡※□的举止，真不知要高贵几千万

倍，也不知要超脱几千万倍，故在心底，也泛起了敬仰佛陀的念头；但他面对

著即将发生的大罪恶，竟又不知如 何是好，他很想立即高喊佛陀，请佛陀不要

踏进了陷阱的火坑，但他已没有这股勇气了，所以，他著急得几乎要窒息而晕

倒下去。  

终 于，神迹出现了。佛陀的足步，刚刚跨进陷阱的火坑，整个的陷阱，竟然变

成了一方清净的莲池，池中的清水，澄澈见底，池面布满了盛开的莲花，开得

又大又美， 芳香扑鼻，花瓣底下，还有五色的锦鱼，在水面悠游往还。佛陀以

及佛的弟子们，便以足踏莲花，通过了那个由陷阱的火坑变现而成的莲池，进

入了室利笈多的内宅 厅堂。  

这样一来，使得室笈多高兴极了，心想：大悲佛陀，究竟是名不虚传，究竟是

一切智人，究竟是值得一切世人所敬仰的大悲佛陀。于是，便向晡※□说：「你

看，大德世尊的神力变现，真是稀有难能啊！」  

「嗳！长者室利笈多，难道你忘了你是我的信徒吗？怎么为乔答摩的这一点小

小幻术迷惑住了呢？」晡※□显得极不乐意的样子。  

「好 了，纵然这是幻术，但我迄今从未见过，你也施一点幻术给我看看，请你

现在就试，现在就把这个由佛陀变现的莲池，再化成火坑，好吗？」很显然

地，室利笈多已 经不再信仰露形外道了，晡※□自知无能为力，自知在任何方

面，都不是佛陀的对手，只好带著满肚的羞愧与恐惧，率领著他的弟子们，低

著头，曲著背，偷偷地从 旁边的小门溜了出去。  

但是，这时的室利笈多，由于他所制造的罪行，也羞 愧得无地自容，他不好意

思来迎接佛陀了，因他自知他的居心，他的行为，实在太可耻太丑恶了，像他

这样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人，怎有面子去见佛陀呢？但他想到 他的妻子是佛教

徒，今天接待佛陀的任务，只好请他的妻子出面了。于是，便向后面那间禁闭

著他妻子的密室走去。  

此 刻，他的太太，在密室之中，也正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她计算著时刻，

她知道佛陀已经光临了，她想像著佛陀的威仪，如何走进她家的宅院，她又想

像著佛陀的 灾难，如何走进了陷阱，如何落入了火坑，如何被火烟薰灼而咳嗽

流泪，如何被猛焰缠身而衣随火化，如何使此伟大的天人导师，血肉烧枯而祗

剩舍利 ...... 。因此，她在密室之中，□胸哀哭，迷闷于地。万想不到，她的丈夫

竟然打开了她的密室，并以哀求的口吻说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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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太太，现在请你为我招待世尊吧，我实在太难为情了。」  

「你说什么？世间那里还有世尊，大德世尊已经被你们这一班恶人谋杀死

了。」她还以为她的丈夫要她去招待露形外道晡※□，而妄称晡※□为世尊哩，

所以她非常忿怒。  

「好太太，请你宽恕我的愚痴。其实，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害世尊的，世尊

太伟大了，所以我才羞愧得不敢拜见他了。」  

「既然如此，你只要知过能改，只要痛切悔过，世尊是世间最慈悲的圣人，世

尊是会原谅你的，让我带你去礼见世尊吧。」  

室利笈多跟在他的太太背后，见了佛陀便拜伏在地，拜下之后，竟又羞愧得不

敢抬头了。他的太太知道他的意思，所以连忙向佛陀低头合掌，请求佛陀慈

悲，宽恕他丈夫所作应受无间地狱之报的重大恶业。佛陀却说：「我已宽恕

了，起来吧！」  

其实，出佛身血，才是无间恶业，如今的室利笈多，由于佛陀的慈悲，他只犯

了杀害佛陀未遂的罪而已。所以室利笈多感到太高兴了，佛陀既有这样伟大的

神力，又有这样慈悲的心怀。  

看看门外的日影，已近中午了，该是供佛斋僧的时候了。但是室利笈多面对著

那些下了毒药的饮食，心里发慌，如若再煮罢，时间不够，如果不煮罢，岂不

是依旧谋害佛陀吗？然而，重新煮过总比谋害佛陀好得多了，所以请求佛陀，

暂时等一下，他将重新办理斋供的饮食。  

佛陀竟又明知故问：「长者，你不是派人到竹林精舍说：『食已办讫，宜可知

时』的吗？」  

「是的，世尊。」他又显得惶愧起来：「不过，我太罪过了，我最初是对世尊

作不利之事的，我是准备毒害世尊的，所以饮食之中早已下了剧毒的毒药

了。」  

佛说：「我已断尽了一切不利于我的事了，世上没有人能给我作不利之事的；

我已解除了一切的欲毒、嗔毒与疑毒的了，世上没有毒药能来毒害我的了。你

放心吧，就把先前准备的饮食，拿来供养罢！」  

佛陀为使室利笈多，生起更深更大的信心，唱了一个神咒，食中之毒，便化除

了。  

但 这在室利笈多夫妇二人看来，简直是一椿极其冒险的行为，故在行食之际，

每将饮食放进佛陀及诸比丘的钵中时，心里颇感不忍。当大家在一口口地嚼咽



9 
 

之时，他俩 更加担心，好像那些下了毒药的饮食，不是吃在佛及僧众的肚子

里，而是装进了他俩自己的肚子里了，故亦随著时间的过去，他俩的肚子，也

就感到越发难过起来， 像是火烧，又像是刀戳，终于，浑身冒出了紧张与恐惧

的冷汗。  

可是，一餐斋供过去了，佛陀以及佛的弟子们，竟无一人中毒，大家饱餐一

顿，依旧平安无恙，这使室利笈多夫妇二人，放下了忧心，又提高了信心。  

食后，佛陀照惯例要为斋主说法，此次对于室利笈多，是最得时机的教化了，

所以在听法之后，开了智慧之门，破除了种种邪见，证得了圣位初果，虔诚皈

依三宝，受五净戒，成为一个标准的在家佛子。  

（本篇取材于根本目得迦改写而成，《增一阿含》卷 41 马王品 45.7 也有同此的

故事，但不及目得迦所载的生动。）  

 
 
《圣人的故事》圣严法师  

    
 

  

  
 


